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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是刀刃，辛苦是磨刀石，再锋利的刀刃，若日久不磨，也会生锈。

——老舍

南音

本名刘锐，2000年生于沧州，
现就读于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
院。曾获海南省诗歌邀请赛三等
奖，作品发于《青年作家》《青春》等
刊。

他总是在白天观看星星。
“你又让我没完没了地收拾屋子。”我

把四肢摆放在家里的不同位置，这样，她
们就能很快地收拾好一切，我的四肢就是
我的孩子。“你从来都分不清筷子和勺
子。”我把家里的一切都收拾得干干净净，
否则他在饥饿时很容易把灰尘当成面
粉。屋子里在不停地漏水，我被淋成一个
插满野草的土地，掉下来就是一个墨绿色
的双星泡泡。“你把星星放错了位置，掉下
来的雨水都成了你的星星。”

在白天我会失去这个和我相处三十
五年的丈夫，他总会在夜晚出现，用透明
的塑料杯装满捕获的星星。他擅长在雨
天向我走来，屋子里落满他捕获的星星，

“星星就是雨水。”他总是这样对我说，仿
佛我很愿意忍受他的欺骗。

他是在一个下雨的清晨出现在我家
的门前，我一见就知道他是一名教师，他
要来为山村的孩子献礼。墨绿色的清晨
让春天一去不复返，油棕色的土地长着白
花花的野草根，路边的行人都把太阳穿在
身上，他们的孩子有着白纸一般的翅膀，
所有人都愿意在他们的翅膀上画画。

他在白天去学校上课，晚上和我居住
在一起，处于对他尊重，我把房子借给他
居住。外面狂风暴雨，我忍着疼痛吃天上
掉下来的冰雹粒子，他们一进入我的肚子
就相互打架，寒冷不习惯有温度的胃。

出于贫穷他成为我的丈夫，出于尊重
我成为他的妻子。大概我们是在梦中举
行的婚礼，一觉醒来他就成了我的丈夫，

我们经常在晚上一起做梦，做几次梦就结
几次婚，我总是忘记我们到底认识多长时
间了，他究竟在什么时候成为我的丈夫。
对于记不清的事情我们从来不说，对于记
得清的事情也从来不说，这样能避免争
吵。

他爱上了在白天捕获星星的毛病，我
一直觉得他得了肠胃病，他会没日没夜的
放着臭屁，有好几次火灾都是被他多余的
屁点燃的。“吃的太杂总会着火。”他把他
的食物拿给我看，“枯萎的草根会在人的
胃里发芽。”他总是这样欺骗我，我可不是
一个三岁的小傻瓜。

人们把他从学校里赶出来，紫红色的
胸膛瞬间瓦解，我捡起他破碎的心，用粗
麻绳慢慢地缝补，我可怜的丈夫，缝补好
的心竟要比正常人的心大六倍。“这不得
不让我心思沉重。”

我被我的眼睛欺骗了，他并不是一名
教师，可怜的山村孩子没能等到一个从天
而降的教师。我一提到这件事他就对我
生气，可是他又不知道如何生气，他总是
会用没完没了的语言证明他在生气，是没
有任何情绪的语言，你会被他没完没了的
话搞成脑溢血。他一直都认为他是一名
教师。“我能够教给每个人知识。”我把他
的心重新安放在他的身体里，冰冷的紫红
色血液在我的手心里抽搐成一张五官错
位的人脸。“我能够教给每个人知识，但我
永远也不会成为教师。”我开始怀疑他的
一切都是虚假的，他每天去学校，假装他
仍然还是教师，假装每天都在上课。所有

人都在嘲笑他，他却毫无察觉，我是真的
怀疑这个世界给了每个人一双不一样的
眼睛。

很快，山村的学校就干不下去了，山
村里已经没有教师了，人们都开始不约而
同地选择逃离山村。“你知道，我是不会离
开这个地方。”他拉着我的手把他一生的
浪漫都用尽了。母亲开始了一个人的逃
亡生活，她已经八十多岁了，刚学会如何
入睡就要学会如何行走。“你又把屋子弄
脏了，要每天打扫才能避免他总是把灰尘
当成面粉，他既是你的丈夫又是你的儿
子。”我把母亲的生活变成湿漉漉的，我只
要轻轻地拍她一下，她的身子就开始漏
水。“你一出生把眼泪都安在了我身上。”
我看着母亲把行李背在肚皮上，她走的时
候，看了一眼家里的蛇皮袋子，把她的指
甲全都埋在了土里。

他在荒凉的学校成为星星猎人，他总
是在白天观察星星，用一个透明的塑料
瓶，把星星装在里面。

“你为什么要在白天捕捉星星？”我把
塑料瓶打开，里面除了有一股难闻的油漆
味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样我想起了
他不做教师的时候，他每天都会让我成为
他的学生，他让我在生活中演戏，墨绿色
的草皮叶子压在棕灰色的凳子下，我湿漉
漉的小脚丫竖立在滴满木屑的凳子腿
上。“我不愿意让大雨磅礴。”我冲出屋子，
阻止了我脚底的大雨，为了某一件虚荣的
事情，我把自己典当给了生活在幻境中的
星星猎人。谁让屋子在白色的天空中移

动，谁就全身涂满黑色的油漆。混着油漆
味的瓶子蹦出许多星星，那些星星一落地
就成了我们眼中的石头。

我不能再忍受他的欺骗，他把很多事
情都搞混了，他明明不是教师，明明把星
星变成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砂砾在磨
碎我抽搐的紫红色乳房，星星猎人扛着枪
在晚上出走，白天到达。

星星猎人
□南 音

“唾面自干”这个成语很多人是熟悉
的，它出自《旧唐书·娄师德传》，讲的是武
则天当政时，娄帅德做了宰相。他处世圆
滑，与人无争，是个典型的“好好老先
生”。他弟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赴任前，
他对弟弟说：“我当了宰相，你又当了州的
长官，皇后待我们可谓恩重如山，嫉恨我
们的人一定很多。你上任后有什么办法
应付这种复杂的局面呢?”他弟弟思考了
一下说：“如果有人向我吐一口唾沫，我也
不着急，自己把它擦掉，这样忍耐总可以
了吧。”娄师德听后仍然不放心，开导他弟
弟说：“你这样还不算能忍耐。人家往你
脸上吐唾沫，你也别自己擦掉，让唾沫自
己干好了。如果你自己去擦拭，岂不更惹
他生气吗?你应该不去理会，这才不积怨
呢。”这就是“唾面自干”的故事。

我们看了这个故事，实在不敢恭维娄
先生的“雅量”。难怪明代大思想家李贽
批道：“好一幅乡愿!”什么叫“乡愿”?就是

“外博谨慎之名，实与流俗合污之伪善”的

人。这种人“圆滑世故”、“无棱无角”，“事
非关己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只要不
影响自己向上爬，对谁都“唯唯喏喏”、“伏
伏贴贴”。娄师德就凭着他这超人的“雅
量”，使他在险恶的官场里四处逢源。他
自唐高宗上元初年入任监察御史，到武则
天圣历二年死在会州任上，其间三十余
年，出将入相，官运亨通。这三十年间，正
是朝中权利斗争十分尖锐的时期。武则
天任用周兴、来俊臣等一般酷吏，屡兴大
狱，杀掉唐室宗亲及大臣六十多人，朝野
人人自危。而娄师德从未殃及，以功名终
身，死后还受到武则天追赠表彰，全仗着
他那“唾面自干”的功夫。

其实，如果一个人待人处事真能做到
“唾面自干”，虽然有点超出常情，叫人感
到太没骨气，过于“窝囊”，但还无关大
局。如果做为—个朝廷命官，在关系国家
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在国际纷争的
外交场合，也采取“唾面自干”的态度，那
可就有辱国格和人格了。历史上的“割地

赔款”“丧权辱国”“洋奴哲学”“爬行主义”
等等，不就是“唾面自干”的翻版吗?

和“唾面自干”相反的就是“睚眦必
报”，这个成语出自《史记·范睢蔡泽列
传》。说的是战国时魏国人范睢，受到魏
大夫须贾和丞相魏齐的迫害几乎致死。
后来逃到秦国，改名张禄，受到秦王重用，
拜为丞相，权倾朝野，利用秦国的势力报
复了须贾，逼死了魏齐，把帮助他逃难的
人提拔做了官，凡是对自己有过恩德的人
都给予偿报，只要对自己有过一点得罪的
人也一定报复。史书说他“一饭之德必
偿，睚眦之怨必报”，很有点“小人得志”的
味道。起码也算是“小家子气”，没有“宰
相肚里能撑船”的肚量。

这一点就远远比不上淮阴侯韩信
了。韩信贫贱时曾受当地恶少的“胯下之
辱”，后来当了刘邦的统帅，协助刘邦打败
项羽，建立了汉朝，官至王侯，衣锦还乡。
当年曾污辱韩信的恶少以为自己必死无
疑。韩信却不计旧怨，好言抚慰，还赏了

恶少一个“楚中尉”小官做。这一手很赢
得家乡父老的交口称赞，比起“睚眦必报”
的范睢来高明得多。

我们说一个人富贵显达之后，念念不
忘贫贱时别人待自己的好处，能够做到

“一饭之德必偿”，当然是好的。但别人对
自己的小小得罪怀恨在心而“睚眦必报”，
就不对了。应该宽宏大量一些，不计前
嫌，宽以待人，立足于现在，着眼于未来，
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唾面自干”与“睚眦必报”都是走向
了极端。前者有悖于常情，后者太缺乏

“肚量”，都是不可取的。

“唾面自干”与“睚眦必报”
□张步云

张步云

沧州市国学研究会会长、河北
省作协会员。有《国学讲坛》《阅微
草堂笔记解读》等十五部著作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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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作家”由沧州日报社与沧州市作家
协会主办。是“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刊。为综
合性文学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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